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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融合之悟性思维：伊隆•马斯克的隐喻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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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悟性是企业家认知的至高境界，悟性思维是产生创造性认知的源泉。通过对技术

型创业家伊隆•马斯克的视频访谈、在线互动和公开演讲文字及视频的分析，本文提炼出反映

其思维特征的四个隐喻，包括“玻璃+深渊”、“知识语义树”、“跨界融通”和“第一性原理”，并以

这些隐喻与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基础，在前期已经完成的关于中国传统悟性思维和悟性创

新的理论构建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马斯克所兼具的东西方思维的某些特质，尤其是以此

构建东西融合之悟性思维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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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伊隆•马斯克（Elon Musk）以“现实版钢铁侠”闻名于世，被广泛誉为乔布斯之后的商界创

业与创新奇才，以及达•芬奇式的文艺复兴通才。马斯克于1971年6月出生于南非，1992年由加

拿大转学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先后获得经济学和物理学学士，1995年入读斯坦福大学应

用物理学与材料学博士专业，上学两天后就选择了辍学创业。他在硅谷创办过Zip2和PayPal两
家公司，目前是Space X太空探索技术、Tesla环保电动汽车、Solar City光伏发电服务、Hyper
Loop超级高铁项目、Open AI开放人工智能和Neurolink脑神经接口6家尖端科技公司的CEO或

董事长，Space X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官和Tesla的产品设计师。马斯克的创新历程极富好

莱坞的梦幻色彩、创业家的冒险精神和工程师的实干才华，其背后的创新特质扑朔迷离、引人

入胜，正是研究创业与创新的不可多得的绝佳案例。

本文以马斯克的四个思维隐喻与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基础，在前期已经完成的关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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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悟性思维和悟性创新的理论构建与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马斯克所兼具的东西方思

维的某些特质，尤其是以此构建东西融合之悟性思维理论框架。悟性是一种直觉洞察力，从文

字结构看，“悟”正是自我（吾）回到本心（忄）之意，强调回归本心、回到问题原点。悟性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有很深的渊源，儒家、道家、佛家文化都对悟性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儒家遵从“格物致

知”进而“豁然贯通”；道家讲究“坐忘”“守一”；佛教禅宗引导人们直面事实，破除常规积习对于

心性的障蔽。悟分顿悟和渐悟，神会和慧能的禅诗生动地展现了顿悟的突然性和渐悟的渐进

性。铃木大拙指出，“悟可以解释为对事物本性的一种直觉察照，与分析或逻辑的理解完全相

反”（铃木大拙，2013）。在儒、释、道语境中，悟性和开悟不仅是高僧大德所具有的身心修证状

态，也可成为普通人的日常修习和践行状态，因此倡导将悟性带到工作和生活中，使之达到“一
如”的状态。悟性思维又是企业家认知的至高境界（李平和曹仰峰，2014），它强调放下非此即彼

的二元对立执见，以直觉、想象、比喻、类比推理为基础（王馨和李平，2017），从整体和联系中去

把握事物内部的相关特征，从事物间的相通联系去拓展认知，通过捕捉以前尚未发现的微妙联

系去洞见事物的本质，进而探索、预见和创造新的机遇和潜力。与此相关，马斯克“玻璃+深渊”、
“知识语义树”、“跨界融通”和“第一性原理” 四个隐喻反映了其独特思维的核心，而这四个隐喻

正是东方悟性思维中的归零心态、内在观察法、取象比类认知模式和本质洞见等特质的具体呈现。

二、  伊隆•马斯克的隐喻谜团

隐喻不仅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方法，更是一种高级思维手段，并且是一种可以通过训练来强

化的创造性思维手段（李平，2010）。在媒体访谈、在线互动和公开演讲中，马斯克提到过“玻
璃+深渊”、“知识语义树”、“第一性原理”和“跨界融通”四个隐喻。隐喻本身的模糊性、难以言传

性使之成谜，破解这四个谜团将有助于揭示他的思维特征。

（一）玻璃+深渊（chewing glass and staring into the abyss）
面对创业创新中的高失败风险，马斯克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定力，他认为创新就是“一边嚼

着玻璃，一边凝视深渊”，每一次失败后都怀抱放下束缚的归零心态，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都能坚

守初心和梦想，在他认为对整个人类未来有意义的领域不断将事业向前推进。

马斯克说：“运作一家创业公司，就像是一边嚼着碎玻璃，一边凝视着深渊。后来你不再凝

视深渊，但你还得继续嚼着玻璃。”（Musk，2017a）他把创业过程中的艰辛、失败和痛苦当作家

常便饭。在面对Space X飞船发射失败时他曾说：“什么乐观、悲观啊，全是胡扯，我只想把这个

事情搞定。”他认为“失败是一种选择，如果你没有遭遇过失败，那只是创新程度还不够”；“对我

而言，就是永不放弃，我是说永远不”。这也正应了他的TED演讲题目“未来是我们建造的，也是

我们讨厌的”（Musk，2017b）。他不仅在知识上不竭探索，还每每在失败后重新出发，不受负面

情绪的干扰（Sigh，2017）。他在三次赴俄罗斯购买火箭无功而返之后，能很快调整心态、放下束

缚，做出自行研制火箭的决策并付诸行动；在2008年头三次火箭试射均告失败、面临破产的困

境之下，能坚持到底绝不放弃，重振旗鼓筹措资金，成功进行第四次火箭试射（Musk，2017c）。
残酷的现实是近一半创业公司在开业五年之后不得不关张，有的创业者早已经历过打碎牙齿

往肚子里咽的惨痛，但无论如何努力仍是熬不过“浪潮”与“寒冬”的冲击（Lagorio，2017）。人们

不禁要问，为什么马斯克那么能承受高风险？他对抗失败的韧性来自哪里呢？

（二）知识语义树（knowledge as a semantic tree）
马斯克酷爱阅读和思考，随着所关注问题、兴趣主题的变化和商业阅历的增长，他不断地

从知识世界获得不同领域的概念。通过运用非二元对立的内在观察方法，经由对问题本身由表

及里的叩问，他逐渐深化了对知识之间主次关系的语义理解和意义构建，生成了融合不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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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动态全景语义树，即反映其个人价值观念的知识图谱。知识语义树为他提供了指导当前

和未来行动所需的、敏锐的战略态势感知能力。

马斯克酷爱读书，可谓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多年如一日，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阅读量超出

常人十余倍。据他哥哥讲，青少年时期，马斯克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思考和阅读上，经常会几个

小时读完一本书，阅读内容包括科幻、哲学、宗教、编程，以及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的传记

（Simmons，2017）。成年之后，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将阅读范围扩大到物理学、工程、产品设计、

商业、技术和能源等领域。对于知识的渴求使他广泛涉猎学校教育之外的众多主题，尤其是对

航天工程、机械工程、电子工程、软件工程都有相当精到的理解。广阔的技术视野和深厚的知识

储备塑造了他的战略眼光，他认为互联网、再生能源和太空是深刻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领域，

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于在这些科技领域引领潮头，而不是创业谋利。2015年1月在接受

Raddit AMA网友提问，回答如何学习才能涉猎那么多不同领域的知识时，他说，“很重要的一

点是把知识看作是一棵语义树，要确保你理解基本原理，基本原理如同树的主干和大的分枝，

然后再去寻求树叶，也就是细节，否则你会无从挂靠，不知道把那些树叶放到哪儿去”（Musk，2017d）。
马斯克将知识看作语义树的说法，颇有学霸气质，用一个隐喻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导向

了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解读的概念。我们不禁疑惑，语义树是按照什么原则生成的

呢？是像大百科全书分类法那样按上下位类次序组织的？还是按照个人意愿组织的？语义树是

如何动态调整的？语义树与跨学科、跨领域知识的内在关联为何？这些疑惑常常是每个人生成

知识语义树时所要面对的，但马斯克并未提及。

（三）跨界融通（cross-specialization connection）
面对纷繁复杂的科技商业万象，即使作为非专业的门外汉时，马斯克也没有一味地因循旧

习，而是将求解问题与快速有效的行动学习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整合起来，灵活实用地凭借广

阔的技术视野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创造性地在不同专业之间跨域映射和互动整合，综合运用

观察、联想、类比、推理等手段实现跨界融会贯通，进而触类旁通地获得创新灵感和启发，这一

过程契合了取象比类的悟性认知模式。

2015年10月，马斯克在清华大学接受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的访谈，在回答如何改变传

统思维定式时，他提到了跨界融通，包括跨领域（cross domain）和跨学科（cross discipline）。他
说：“要学习不同学科的知识，考虑能否将一个领域中已有的东西移植到另一个领域。比如汽车

和火箭，汽车行业擅长以低成本生产大型复合机械体，汽车如此复杂的东西造价却很低，这很

神奇。所以，将这些汽车制造技术移植到火箭会很有用。另一方面，火箭产业特别擅长降低产品

的重量，这很重要，因为如果火箭不够轻的话，就永远到不了轨道。如果将这些降低火箭重量的

设计方法应用到汽车上，就能生产出更轻型的汽车，而汽车重量变轻了，就能够提升续航里程，

这就是跨学科问题。”他强调：“很多创新发明都是跨界成果。我们的知识储备越多，就越能融会

贯通。有人精通一个领域而不了解其他领域，如果你能够把不同领域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就有

机会创造出一些超常的成果，这里有大把的创新机会。我建议在有兴趣的前提下，大家可以学

习每个领域的基础知识，然后思考如何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通过这种方式，很容易产

生奇思异想。”他还指出：“如果我们花时间学习不同领域的核心概念，并且经常把这些概念联

系到日常生活和真实世界中，那么不同领域间的移植将变得更简单快捷。”（Musk，2015）
那么，马斯克是如何实现从跨界嫁接到融合贯通进而实现创新的呢？他的跨界融通思维是

如何实现的？这背后的认知模式是什么？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如何确定不同知识之间的主次

关系？对于这些疑惑，马斯克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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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
围绕商业世界的问题求解，马斯克凝心于物，在知识语义树（知识世界）和跨界融通（行动

世界）之间展开开放式互动探索，发挥通才型专家运于璇枢、通以驭专、约以治广、一以贯之的

优势，通过捕捉以前没有发现的微妙联系获得本质洞见，进而探索、预见和创造新的机遇和潜

力，为创造性方案的落地提供原则性或方向性指引。他反复提到的第一性原理就是在这个过程

中发现的重大洞见之一（可以视为“简练规则”），同时他还善于将“简练规则”理一分殊、举一反

三地运用到不同领域的商业实践中，成为他打通知行合一路径的有效工具。

对于马斯克提出第一性原理隐喻的具体时间，国外媒体普遍认为是在2008年9月Space
X第四次火箭发射成功之后。事实上，要比这个时间早。目前检索到的资料表明，他在第二次和

第三次火箭发射失败之间，于2008年5月接受TiEcon访谈时就提到了这个隐喻。之后，在2012年
凯文•罗斯的视频访谈节目Foundation 20和“未来能源和交通”访谈、2013年的Panel BTA访谈以

及2016年Tesla超级工厂开幕典礼时反复提及。对于最初形成第一性原理想法的时间，他在“未
来能源和交通”演讲中透露，是在他放弃购买俄罗斯火箭的计划之后、与航天领域人士举行的

头脑风暴会上，笔者判断时间应为2002年前后（Musk，2008，2012a，2012b，2013，2016）。
在物理学领域，第一性原理是指“一个基本的、底层的前提或者假设，无法由其他前提或者

假设推演出来”。作为一种理想的研究方法，第一性原理也被称为“从头计算”（Musk，2017d），
类似于原创的洞见。马斯克认为：“人们对批判性思考运用得不够，批判性思考是一种很少见的

能力。缺乏足够的证据基础，人们就把太多的东西假定为真。因此，要先仔细分析把什么假设为

真，然后再做下一步，这是非常重要的。分析要采用第一性原理，而不是模仿性（类似于应用式

学习模式）或常规思维。事实上，后者是大多数人常用的，但很难获得洞见，也无法更上层楼。在

任何辩论或者思考中，你要确保作为基础的前提是扎实的、适用的，结论的得出有赖于前提和

前提之间的联系。这是理性思维的基础。”（Musk，2008）这是2008年他第一次提到第一性原理

时的表述。他从批判性思维引出了第一性原理，并把第一性原理和类比推理放在了一起。在其

后的几次表述中，他不再谈批判性思维，而是仅提到第一性原理和类比推理。他说：“第一性原

理是指用物理学的方式看待世界，它的真正含义是你要把事情归结到只剩下最基本的事实，然

后从那里进行推理，这个过程需要消耗很多的脑力。与之相反，人们做事情通常采用的方式是

类比推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与我们做的其他事情很相似，或者其他人就是这样做的。”
（Musk，2012a）他还说：“第一性原理方法是理解新事物之所以可能的路径，是一个很好的框

架。采用第一性原理并不意味着你能成功，但意味着至少你能判断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性。”
（Musk，2012b，2016）他在接受TED访谈时被问道：一个人如何在航天、电动车和能源三个不同

的领域创新，是否有什么思维秘密？他说：“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我通过类比方法把事情搞定，

提到类比方法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复制别人的做法而没有任何改变。每一天大多数时候我们的

头脑用这种方法行事。但是，当你做一件新东西的时候，你必须得采用物理学的方法，物理学方

法是工程师探索事物的方式，是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Musk，2017b）需要特别指出，马斯

克所说的“类比推理”是指复制模仿已有思路，类似于应用式学习模式，而“第一性原理方法”则
指类似探索式学习模式的思路（March，1991）。

三、  隐喻中的悟性思维特征

从2014年到2017年，我们对中国传统悟性思维进行整理提炼，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悟性创

新过程，特别是对某一航天团队的悟性创新案例进行解读，发现了悟性思维的四个特征和悟性

创新的六个步骤（王馨和李平，2017）。我们认为，悟性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征，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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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集体潜意识，是通时达变、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传统文化中的易、医、道、禅、儒、武，莫不

与悟性思维相关。悟性是一种直觉洞察力，是通过感知（percept）、觉察（aware）和洞见（insight）
得到以前尚未发现的联系，而达成理解（comprehension）、认知（cognition）和创造（creation）的
能力。它强调回归本心、回到问题原点，放下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执见，以直觉、想象、比喻、类

比推理为基础，从整体和联系中去把握事物内部的相关特征，从事物间的相通联系去拓展认

知，进而探索、感悟和发现事物的本质。悟性思维是指怀抱放下束缚的心态，采取非二元对立的

观察法，运用取象比类的认知模式，获得求解问题的本质洞见的思维过程。悟性思维的特征包

括：放下束缚的归零心态、非二元对立的观察法、取象比类的认知模式以及直观获得的本质洞见。
我们认为，马斯克的四个隐喻“玻璃+深

渊”、“知识语义树”、“跨界融通”和“第一性原

理”，正是悟性思维中的归零心态、内在观察

的方法、取象比类的启发式认知模式和直观

获得的本质洞见等特质的生动呈现。这四个

隐喻的核心，就是回到本心、回到问题原点的

本质叩问，从象形结构上看，“悟”正是我（吾）

回到本心（忄）之意。如图1所示。

（一）玻璃+深渊与归零心态

人们对于悟性思维的了解，最为熟悉的

莫过于放下束缚的归零心态或者“空杯”心
态，这是悟性思维的准备阶段。悟性的开启需

要在思考时悬置已知定见，要清空自己、摆脱

既有成见的束缚，这样才能比较轻松地皈依思维的本真，观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并由此焕发打

开新思路、新境界的生机。儒家主张“三省吾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禅宗主张“禅者的

初心”、“本来无一物”，道家主张“心斋”和“坐忘”，都是这种修养方法，以便能够在观察时泯灭

物我关系，达到心物一元、天人合一的状态。对于普通人而言，归零的程度和境界是不同的，归

零的程度越纯粹，悟性运思的过程和效果就越好。

马斯克具有这种归零心态，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始终不忘初心——做出对人类未来有

意义的事情，将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定为推进科技创新，而不是创办公司去赚钱。“人生为一大事

而来，为一大事而去”。无论遭遇失败还是成功，他都不过分悲观或者乐观，只是死心塌地地专

注于前进，有一种视死如归、如如不动的定力。硅谷创业圈有一句经典的话，“失败影随，速速前

行”（fail fast，move on）。乔布斯所说的“求知若渴，虚心若愚”（stay hungry，stay foolish）也是这

样一种放下既有知识和成见的束缚，永远保持初心的心态。

（二）知识语义树与内在观察

科学观察通常是指“二元对立”的观察，或者外在观察，有“主体”和“客体”之分，作为观察

者的“主体”与作为观察对象的“客体”是分离的，观察要依赖一定的工具，比如通过眼睛、借助

于望远镜或者显微镜来观察外在世界，主体要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以免自己的主观态度影响

观察结果。这种方法的局限在于无法观察人的主观意念和潜意识。与之相反，悟性观察是非二

元对立的观察，也称为内在观察、“内观”或“觉观”，强调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是统合的，无主体、

客体的分别，观察者要用心去体会所观之物，以直觉达到主客融合、浑然一体的认识结果。古人

正是通过这种“返观内视”、“感而遂通”的方法，对自身的意念和潜意识进行观察，进而由内及

外地把握宇宙自然之理（Wallace，19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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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悟性思维四元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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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辞下》中有关于非二元对立观察的描述：“古之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

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是通过“观物取象”，由眼睛观察到的景象引发产生心

灵的意象，进而达到“立象以尽意”的流动和转化。道家主张将所看到的物象返回到内心，用心

玄鉴揣摩，“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太上老君内观经》发展了这种观察方法，“内观之道，静神定

心。外藏万境，内察一心。内观不遗，生道长存。”《易传》指出，“常事曰视，非常曰观”，与用眼睛

“视”不同，这里的“观”超越了视力所见，是指用心体会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列子•仲尼》云：“务
外游者不知务内观，外游者求备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佛经《四念处经》指出：“行者须观身如

身，观受如受，观心如心，观法如法。”也就是说，要与所观事物成为一体，洞察事物的本来面目。

观的目的是“取象”，经由物象获得意象，所取得的总体印象，要能回答观察者的问询，通过意象

总体上把握事物的突出特征，由表及里地认知。普通人对于内观的习练，往往是日用而不知，比

如，写文章之前的“打腹稿”，先理清文章或者讲话的思路，在大脑中酝酿形成类似于草稿的东

西。苏子有诗词“朝看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他在长时间的连续性、过

程性和随机性的欣赏中，依靠直观、直觉，把认识事物的主客体交相融通，在把握到对象的本质

和规律的同时也灌注了主体的意念和情怀（朱靖华，2006）。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

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指出，“见”在东方哲学的认识论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因为“见”
是知的基础，没有“见”就不可能知，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见”（李约瑟，1990）。

马斯克所说的将知识看作语义树，正是通过采用内观的方法提升了感知和觉察意念的敏

锐力，将不知不觉中积累的知识架构成了有意识的知识图谱，并对之进行整体觉察和以图式动

态呈现。知识语义树的隐喻虽然听起来晦涩，但我们完全可以绕过与语义树相关的若干抽象知

识，如同理解苏东坡的名句“荔枝似江珧柱”一样用直觉和意象去品味，通过示意图（如图2所
示）容易看出门道。诚然，马斯克所涉猎的不同知识领域与有序组织的语义树，是有明显差别

的。前者无序，如随意撷取散放的树叶；后者有序，如大树般枝条分明。知识语义树的重点是对

知识之间的主次关系进行组织。知识的无限性和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一对矛盾，即使如同

伊隆•马斯克这样的博学之士，也要在博通和专精之间把握相对的平衡。知识语义树是他选择

性学习知识的一个引导工具。

马斯克的知识是很实用的，与他所关心的现实世界息息相关。例如，马斯克谈道：“小时候，

我真的很怕黑。但是后来了解到，黑暗只是缺乏400到700纳米波长的可见光光子。我就觉得因

 
图 2    领域知识和语义树对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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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缺乏光子而感到害怕，很傻，就再也不怕黑了。”（Vance，2015）他的知识语义树的主次关系，

是对知识进行自我意义建构的结果，用于解开他在现实中的疑惑。那些重要的主题，处于主干

位置，较为清晰地呈现，不断呈现枝叶细节的增长；而那些不重要的主题，处于更为次要的位

置，较为含糊，在枝叶细节上有所收敛。例如，由于在学校遭到霸凌、父母离异和与父亲之间的

情感障碍，哲学和宗教一度是他在青年读书时的一个主题，但成年后他在接受访谈时，却说自

己没有宗教信仰，只相信物理学。物理学和商学一直是他的重要主题，不仅是他在大学攻读的

两个专业，而且在他成立Space X公司研制火箭之后，他也认为物理学思维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资本运作和商业融资对于高风险的公司也是缺一不可的。他曾经透露自己的火箭知识主要是

通过教科书学到的，当然也会访谈专家和一些员工。他按照自己的现实所需来构造和呈现知识

树，如同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同时他按照知识树的重要程度求索新知识，依照现实行动对知

识树有所调整。知识语义树让他能够专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拥有清晰敏锐的觉知能力，

也让他具有超前于现实获得未来行动的战略指南。2001年，Space X公司的一位宇宙工程师Jim
Cantrell曾说，Musk当时简直是“求知若渴”，他请教了身边每一个可以问的人。甚至在首次与

Jim共事时，就借走了他所有关于火箭推动的大学笔记（Rathbone，2013）。
总的来说，知识树上不同主题的主次关系会发生动态变化。在空间维度上，这棵知识语义

树是科学分类法与个人兴趣相互结合形成的意象；在时间维度上，随着兴趣点转移和所面临的

现实问题求解。其知识主题的组织，虽与他参阅大百科全书有关，但也与他的个人兴趣和意愿

有很大关系，是客观和主观结合的认知意象，是对不同学科知识的一种人格化的呈现，反映了

他的知识观和价值观。他将互联网、再生能源和太空确认为深刻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领域，这

一价值判断的形成是以知识树的组织形态为依据的，同时又对知识树的动态生长产生了方向

性的指引。个体是可以觉察知识语义树的组织的，通过内在观察的方法实现从无意识的觉察转

向有意识的觉察。通过内在观察法，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关注知识语义树的发展，觉察每个主干

和枝干的内容和形成的原因，有意识地在重要的枝干上汲取新知识，如马斯克所说在上面发展

出更多叶子，增添更多的细节。整体决定局部的构成，局部衍生出整体的态势。通过有意识地觉

察知识语义树，人们可以对自身的知识图谱、兴趣发展和求解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目前，西方认知科学对于正念（mindfulness）、冥想和静坐（meditation）的研究，从20世纪

60—70年代开始，后来管理学也加入其中，莫不与探究内观方法相关，但常被误读为提升上意

识的注意力，而不是应有的集中下（潜）意识的内观力（王馨和李平，2017；张静等，2017）。目前，

美国的一些高校在教授内观冥想课程，斯坦福大学设有冥想中心，硅谷的高技术创新公司研习

正念，冥想静坐成为美国广为采用的替代医学治疗手段，与冥想和脑波测量相关的人工智能穿

戴设备被用于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一些职业经理人通过冥想提升决策效率（Rathbone，2013）。
尤其对于潜意识的观察，认知科学的发现表明内观是卓有成效的方法。通常情况下，人们的意

识清醒状态是极为有限、且令人处处受限的，内观使人们不断深入地觉知自己的潜意识，对有

意识和潜意识的意念活动进行静态呈现和觉察。内观中极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培养敏锐的觉知

力，有意识地、而不加评判地专注当下，以捕捉不期而遇的一些现象、过程。

（三）跨界融通与取象比类

“取象比类”又称“援物比类”，是古人研究自然界规律所普遍运用的一种朴素认知方法，是

以“象”的相似关联性研究为基础，综合运用直觉、观察、联想、比喻、类比、推类等手段，发掘事

物本质属性的实践方法（匡萃璋，1993）。作为中国传统思维认识对象的“象”，是认知动态过程

中不同时点得到的结果，既表现为目力所及的图像、现象等具象，又有由感而生的意象、象征和

卦象等意识反映，还升华为“形色自然，皆有法象”的规律以及实践中的通达运用。“取象”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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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现从所见到所知的转换，在“立象以尽意”所获得的事物总体特征的基础上，由表象进而深

入到事物的内在。“比类”是用一种事物的性质来比喻或类比另一种事物的性质，所要说明的并

非两类事物的表面联系，而是它们之间的深层关联，不是某一事物的特殊属性，而是受一类事

物启发而发现另一类事物的相似属性，也就是两类事物的共同属性。古人通过“取象比类”、“感
而遂通”达成了对天地宇宙规律的认知，形成了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等重要的结构关系

图式，贯穿在易、医、道、儒、禅的认知活动中，在古代天学、地学、文学、艺术、中医、数学、化学、

工程技术等领域都有所体现。我们在广义上将“取象比类”加以划分，一类是没有结构和关系定

式的自由比喻、譬喻、隐喻和比兴，在文学、艺术和设计上的运用与此有关；一类是有一定结构

和关系定式的图式，如阴阳、五行、八卦、天干地支，在中医和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运用。

取象比类以易学中象的流动转化和墨学中的推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周易》中最早提出

取象比类中的“象”一词，“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是易的本质特征，易是用象来表达

思想的。尚秉和先生在其《周易尚氏学》一书中对“类”作了训诂，认为“阴阳和（遇）谓之类”（尚
秉和，1980）。庄子谓“类自为雌雄”（周士琦，1990）。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古人在使用“类”这个字

时往往暗含着一个前提，比类的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符合太极两仪图中的阴阳图式，也就是非

二元对立关系，而且四时、五行、六合、八卦都是基于阴阳关系发展起来的（张晓芒，2010）。“阴
阳相摩，天地相荡”，阴阳关系是取象比类中比类关系的根本。墨学进一步发展了类的概念，“异
类不比”和“类以类别”。中医汲取了易学和墨学的成果，以阴阳五行结构关系为根本，将取象比

类作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黄帝内经》曰：“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不引比类，是知不

明”。《素问》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治

病必求于本。”
跨界融通是一个探索和发现过程，因为那些阴阳相通转化之处并非前人已经发现或者理

论上揭示过的，而是创新者不断用心体会、领悟和发现的新联系，这种联系的发现是充满创意

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甚至貌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远在西方的

伊隆•马斯克的跨界融通思维，竟然冥冥中与东方悟性思维的阴阳转化智慧相互契合。当然，这

种东西会通现象在科技历史上并非凤毛麟角。二进制发明人莱布尼兹认为他的研究与八卦图

相契合（Swetz，2003），心理学家荣格将他的研究与《太乙金华宗旨》相互碰撞（方维规，2015），
而量子物理学家波尔设计的家族徽章结合了太极二仪图式（Li，2012）。

面对纷繁复杂的科技商业万象，马斯克力求打破已有定见，将求解问题与快速有效的行动

学习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整合起来。在研制火箭之初的门外汉阶段，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他，

买了很多火箭机械方面的教科书去阅读，之前他在寻找航天商业模式时，已经从eBay上买了

很多俄罗斯原著的英文旧书去读。在Space X的成长中他也没有放弃学习，继续读各种各样的

书籍。后来他发现Space X里面有很多火箭专家，可以通过对话从这些人身上学习火箭和机械

知识。很多员工会在制造现场、车间或者办公室被马斯克堵住，他开始问问题，而且是一直问，

审讯似地问到底。很多员工以为他在测试自己的技术水平或能力，但后来才知道马斯克是在向

他们学习。他学得非常细致，比如一个阀门的作用，一个管道的结构，一个排线的方式。基本上

挖掘到一个人全部知识90%的时候，他才会适可而止（Invictus，2015）。大公司的CEO也许懂得

商业、懂得社会、懂得政府；但在业务知识水平上，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与马斯克抗衡。

在学习的过程中，马斯克灵活实用地凭借广阔的技术视野和天马行空的科幻想象力，创造

性地借助于取象比类认知模式，进而触类旁通地获得创新灵感和启发。他具有一双善于内观和

发现的眼睛，他创造性地发现了在不同行业之间尚未关联之处并建立连接，将旧世界的低成本

制造和新世界的高科技结合起来，通过跨界融通和攻关克难实现创新。不难看出，正是跨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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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1+1>2的效应，让他产生了多元化“统一场”商业生态构想。在理想状态下，Tesla公司制造

电池组，Solar City公司把它销售给客户；Solar City的太阳能电池板可用在Tesla充电设施中，也

可装在Tesla客户的屋顶；太空公司与Tesla可一起研究新材料、新工艺；会飞的汽车将在这里诞

生（Invictus，2005）。取象比类认知模式使得伊隆•马斯克具有了将视觉理念转化为颠覆性现实

的能力，他之所以善于运用取象比类方法，与其阅读经历和强大的想象力有关。他喜欢阅读儒

勒•凡尔纳、罗伯特•海莱因和J.R.R.托尔金的科幻小说。罗伯特•海莱因有一本叫《伽利略火箭》

的小说，书中的主人公参与了登月火箭的制造和航行计划。他认为技术的理论使得科幻作品不

再只是作品，而是成为现实（Vance，2015）。可以说科幻小说家通过书写让梦想成为现实，在遥

远的硅谷，许多极客在童年时代读着同样的书，一起受到这些科幻小说家的感召，做着与马斯

克相同的奇幻之梦（Musk，2015）。
针对火箭行业，马斯克把汽车制造业的低成本流水线和推力可调发动机优势（阳眼）与火

箭行业的高成本、不可重复使用劣势（阴眼）结合起来，通过取象比类的悟性思维创造出竞争优

势。首先，Space X公司率先在航天领域实施流水线生产模式，一次成功便可以不断复制成功。

在生产和设计火箭方面，传统航天公司通常采用研发模式，每一枚火箭都需要设计、生产、测试

等，不仅工序复杂，也大大增加了生产周期和生产成本，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给不同模

式的火箭提供不同型号的发动机，就要为某一个型号额外生产配件，新工艺额外产生了人工成

本和研发制造成本。Space X公司让不同型号的火箭拥有统一的模块组件，批量生产同一类型

的组件。像发动机这样造价高昂的部件，可以大大节省新的研发成本、制造成本以及材料成本。

在2010年Space X尚未采用这种方法时，每年只能生产两枚火箭；采用之后到2014年每年可以

生产12枚火箭（郑永春，2015）。从总成本上比较，火箭装载能力是竞争对手同等型号的两倍，整

体价格却只有竞争对手的1/3，体现出巨大的竞争优势。其次，Space X猎鹰火箭实现平稳着陆、

成功回收，可以调节推力的“灰背隼”火箭发动机是成功的关键。发动机推力可调，相当于给火

箭安装了油门。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改变燃烧室、燃料泵等的设计，实时调节发动机内部的温度

和压力，以及燃料的流量。猎鹰9号的第一级火箭共有9个发动机，发射时9个发动机一起点火，

以便使火箭摆脱地球引力顺利升空。在回收着陆时，则关闭其中的6个发动机，保留3个继续工

作。这3个发动机的推力是精确可调的，这样才能使身躯庞大的火箭在着陆时速度基本为零，平

稳地降落在平台上。这种大推力的可调发动机既要用于火箭发射阶段，又要用于回收时的减速

反推，相当于一个人既是世界举重冠军，又能拿起灵巧的绣花针，实在是一项高难度的任务。

针对汽车行业，把火箭行业的高性能轻型材料优势和电池优势（阳眼）与汽车行业的受车

自重所限的续航劣势（阴眼）结合起来，攻克了跨界融通中的难关，通过取象比类的悟性思维创

造了领先优势。首先，就车体材料而言，和大多数汽车不同，Model S的车身主要由铝合金轻质

材料构成，相比钢材料，它具有更好的金属延展性，使车身强度变高且不易变形，重量仅为高强

度钢的一半，降低了车体重量。铝合金享有“会飞的金属”的美誉，被广泛应用于飞机、火箭等航

天器的制造中。事实上，铝合金材料运用到汽车上有很多困难。铝合金耐用性并不好，会在使用

中发生断裂或者是破损的情况；铝合金在压制的过程中，表面会出现自然的斑纹，很难上漆。但

是马斯克的态度就是：“我知道这很难，但是铝合金必须用，至于其他的问题，你们去给我解

决”。在他的要求下，问题还真被解决掉了（特斯拉，2015）。其次，对电动汽车而言，电池是核心

部件。Tesla电动车与普通车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拥有一块占空间且增加汽车重量的电池板，

而且成了它不可忽视的短板。因为汽车的重量影响燃料的耗费和车辆的性能表现，过高的重量

意味着浪费更多电能，减少了宝贵的续航里程。Tesla创造性地吸取了太空运输领域的研发经

验，将电池组金属外壳材料与底盘车架整合在一起，降低了车辆的重心，操控性能更好，同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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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组加固了三层护甲。这使车辆底盘更加安全，克服了电池组不能因自重过大而将功率内耗掉

的技术难题。

此外，针对汽车行业，马斯克把在清洁能源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的电池优势（阳眼）与汽车行

业的电动车动力劣势（阴眼）结合起来，通过取象比类的悟性思维缔造了原创优势。Tesla首次

将松下18650钴酸锂电池用于电动汽车，是极为大胆的尝试。有美国媒体评价道：“按正常思维，

一般汽车厂家不会往这方面想。”18650电池主要用于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其能量密度和电压都

很高，性能稳定，但是在高温条件下安全性差，单体尺寸太小，电池容量仅为2安时，而动力锂电

池的单体容量通常需要10安时。Tesla的绝活儿表现在，它将7000多节18650电池（60千瓦时）按

69个一组组合成一块可安放在车底的矩形电池板。这项技术的核心是Tesla团队基于硅谷互联

网技术的逐层分级的电池管理系统，这也得益于马斯克作为Solar City公司CEO在太阳能发电

技术上的经验。Tesla成功地汲取了这款电池在能量、电压以及一致性上的优势，攻克了其在高

温条件下安全性差的缺陷，经升级改造，为电动车动力系统提供了大功率和容量的电池组。

我们的研究表明：取象比类认知模式是一种创造性的认知模式，通过发现和洞见尚未建立

的联系而产生创新，是连接象思维和概念思维的桥梁，具有连接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能力，

是创造性整合分析和直觉的认知模式。中国古代文学和诗学的发展更多建立在象的联想和比

喻（譬喻）基础上，以象思维为主，各种形象意象比比皆是，如“上善若水”、“为天下溪”、“塞翁失

马”、“守株待兔”；而古代数学、农学和医学则在类比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以类合类的推类，具有

演绎和归纳推理的成分，在象思维基础上具有了概念思维的特征。《小取》有“夫辩者将以明是

非之分，审乱治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诀嫌疑焉。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

故。以类取，以类予。”“类取”即按“类同”的原则从个别到一般地进行归纳，“类予”即按“类同”的
原则由一般到个别，从已知推导未知的演绎法（匡萃璋，1993）。取象比类悟性思维的魅力有待

于认知科学的进一步揭示。哲学家沈有鼎受过中国古文字学、校勘训诂学的专门训练，并在美

欧著名学府留学多年，精通西方和现代逻辑，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潜心研究《墨经》中的

逻辑学，5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系统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中国逻辑以丰富的譬喻式类比推理为

主，重视归纳推理，也有演绎推论（沈有鼎，1980）。取象比类以象思维和类比思维为两大显著特

征，类比是在归纳和演绎之外的第三种推理模式，取象比类能够连接感性和理性，通过观察、启

发和体会实现再创造的过程。它与分析思维不同，与认知科学的整体思维有关，有待于认知科

学的进一步揭示。伊隆•马斯克虽然不认为自己的创新思维与类比有关，但他所认为的类比只

是类比的低级形式，而取象比类是综合了多种思维方式的高级思维，其中包含类比的成分。

（四）第一性原理与本质洞见

在中国人的宗教、文化和生活中，悟性是人们共享的集体潜意识，说某人“悟性好”是极高

的赞誉。悟性潜能人人皆有，只是现实能力表现不同而已，“悟”与“迷”之间的转换是每个人的

经历体验。悟性具有获得本质洞见的能力，可以实现由表及里的认知。取象比类是通往洞见的

一个途径，一旦找到了好的取象比类，以往由于肤浅体验造成的困惑和矛盾就会一扫而光，人

们的内心便会涌现一种洞见本质的“澄明”境界，一种豁然开朗的心态。苏轼诗云：“东南山水相

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苏轼在这里借用了摩尼珠的灵宝作用来形容悟性的直觉思维奇迹，认

为通过主体内在心灵的整合和酶化，可以达到直觉体验的结果。苏轼提出了“澄观一心”的直觉

体验方式，以心灵观照对象、以心会物，可以获得智慧（朱靖华，2005）。
西方认知心理学将顿悟（sudden insight）列入研究范畴，发现人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常

常会遇到明显的障碍，俗称“卡壳了”，在经历了一个认知重构的过程之后有可能获得“顿悟”，
这个重构过程是获得正确答案的唯一途径（傅小兰，2004）。直觉思维理论指出：“某些必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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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如逻辑和数学的命题，能从其他的真理逻辑地推论出来。但并非都能如此：必定有某些不能

推论出来的命题。公理的真理性和推理的基本规则的正确性是不能由推论来证实的，因为推论

以它们为前提条件；同时也不能由观察来证实，观察绝不能证实必然真理。所以它们就被认作

是直观的对象。”（Hodgkinson等，2009；朱靖华，2006）柏格森认为，直觉是与分析截然不同的认

识方法，是使人得以体验事物本身运动的精神状态和洞察终极实在的非概念性认识。胡塞尔认

为直观是检验知识的终极标准。他还将直观分为经验直观与本质直观。本质直观是对事物的不

变本质所进行的直观，这种直观是靠自由想象变换的方法完成的。然而，西方研究在如何实现

从直觉到洞见的跃升过程中，尚未找到基本的认知模式。

本文认为，本质洞见的获得来自于主体

的凝心于物，下意识地在两个域界之间开放

式互动、映射整合。在知行合一的意义上，其

中一个域界是知识世界，另一个域界是行动

世界。知识世界由主题知识（thematic know-
ledge）构成，涉猎各种不同的学科，遵循命题

为真、逻辑论证充分、主体真诚信奉的原则；

行动世界是由来自经验的非主题知识（the-
matic knowledge）或实践智慧构成，包括世相

涵咏的深厚底蕴（background knowledge）、运
于璇枢的通时达变（contextual knowledge）和
高瞻远瞩的开阔眼界（horizontal knowledge）
（王馨，2013）。这一知识的分类方法借鉴了哲

学家哈贝马斯的提法。本文进一步发现，非主

题知识对于主题知识具有解释、沟通、启发和

创造的功能，主体通过取象比类的认知模式，巧妙地对两者加以创造性整合，照见了知识世界

和行动世界之间的触类旁通启发效果，由此获得直观本质洞见，为创造性方案的落地提供原则

性或方向性指引（王馨，2012；王馨和李平，2017），如图3所示。

作为通才型专家（generalists experts）的认知主体在触类旁通式创新上更具优势，他们具有

以通驭专、一以贯之的能力，去领会、去发现本质洞见，进而为创造性方案的落地提供原则性或

方向性指引。西方研究认为，通才型专家能够横跨不同领域广泛学习，洞察与这些领域相通的

深层原则，并将这些原则运用到他们的核心专业中（Simmons，2016）。中国的古典教育主张博

与约、通与专，或曰多闻与一贯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平衡，儒家主张“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淮南

子•主术训》言：“事欲鲜者，执柄持术，得要以应众，执约以治广，处静持中，运于璇枢，以一合

万，若合符者也。”（刘安和王洁红，2004）道家《齐物论》言，“道通为一”、“惟达者知通为一”，基
本观点是“以通驭专”（张充和和白谦慎，2010；余英时，2010）。同时悟性思维还具有将所发现的

洞见理一分殊、举一反三地运用到不同领域，进而化繁为简、约以治广，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

果。简练规则是指企业从积累的流程经验中提炼出对未来经营有价值的启示，这些规则简单、

具体、易沟通，用于指导企业的战略决策和行为时，有助于打通战略决策者与一线员工的隔阂

（Bingham等，2007）。我们通过对所获得的二手资料进行分析认为，马斯克反复提到的第一性

原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某一具体领域最为根本的原创洞见，可视为该领域的核心“简练

规则”。同时，他还善于将原创洞见运用到不同领域的商业实践中，成为他化繁为简地打通知行

 
图 3    基于悟性思维获得知行合一和本质洞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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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路径的金刚钻。这些简练规则是他透彻的直觉、理性逻辑和带着问题广搜博学的结合，既

反映了他的创业者理念，又能确保事情成功，还是他与员工沟通的默契游戏（Musk，2017）。
从访谈资料可以判断出，第一性原理正是马斯克在基于悟性思维的跨界融通下形成的。在

2012年的“未来能源和交通”访谈中，他比较详细地透露了第一性原理提出的过程。“在赴俄罗

斯三次购买火箭并最终放弃之后，我举办了一系列头脑风暴研讨会，想了解自己是否漏掉了一

些可用于改进火箭的基本能力，正是在这些会上我想到采用物理学的分析方法是有益的。因为

物理学方法将事情归结到第一性原理，并从这里进行推理，而不是试图用类比方法进行推理。

将第一性原理运用于火箭问题……事实上如此算来火箭成本很低。与之相反，类比方法会问其

他火箭公司是怎么做的？历史上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Musk，2012b）“改进火箭”、“物理学”
和“成本”，马斯克利用物理学方法解决了如何实现火箭的商业低成本运作问题，第一性原理是

基于三个领域的跨界融通所产生的。他对于第一性原理的提出和运用，已经脱离了物理学的范

畴所限，创造性地建立了物理学概念和商业低成本问题的联系。第一性原理是他在大学时期就

得到的知识，但这个概念与火箭的商业低成本运作问题的联系，是他在多年之后的头脑风暴会

上，突然闪现在脑海里的。这种发现以前没有的关联的思维正是悟性思维的特征，即用常理、通

识解决特定领域的复杂的、高妙的问题，以通驭专、四两拨千斤。这个发现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

么他所列举的运用第一性原理的例子都是关于低成本控制的，而非技术创新的。因为他之所以

提出第一性原理，就是为了解决商业领域的成本问题。

（五）叩问真问题与回到本心

禅宗参话头就是在对问题不断进行叩问，直到在终极意义上回归问题的源头和本质，进而

做出应答。这个过程是对问题不断进行重构的过程（problem formulation and reformulation）
（Goel，1997），提出新问题既是对问题本身的解决之道，也是思考者的人生追问，两者是一体

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必须以一种新的

方式来思考才能将问题“连根拔起”地解决，否则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维特根斯

坦，2004）。
在创办Space X公司之前，马斯克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不能去火星生活？通过不

断叩问，他发现，人们之所以没有去做，不是因为没有人想过，而是因为大家觉得没有可能成

功，因为对于个人来说太昂贵了。既然这样，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将人

们送上火星。他进一步提出问题：“我为什么不能进入航天领域帮助人们降低去太空的成本？”
最终，他将“大大降低火箭的总成本”作为开发的根本问题。马斯克的叩问与学习是相辅相成

的，随着所学的专业知识越来越丰富，他的叩问越来越深入本质。这种对问题的追问是马斯克

青少年时期从最喜欢的一本书《银河系漫游指南》中学到的，书中提到：“最难的事情是找出要

询问的问题，一旦找到了，剩下的就简单了。”（Cover等，1999）马斯克很早就将自身的人生目标

设定为科技创新，尤其是对人类未来发展有影响的领域，包括互联网、再生能源和太空，这也正

是他对人生问题进行本质叩问的结果。

综上所述，悟性是一种直觉洞察力，强调回归本心、回到问题原点。叩问真问题是马斯克回

到本心、回到本质问题的途径。他的四个隐喻“玻璃+深渊”、“知识语义树”、“跨界融通”和“第一

性原理”，正是悟性思维中的归零心态、内在观察法、取象比类认知模式和本质洞见等特质的生

动呈现。道家提出“无”即虚静自在、灵活妙用之心境，而“有”则是“无”的方向性，“玄”是“无”与
“有”的转化融合等理念。《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我们认为，归零（0阶段）呈现了

“无”之境，创新者内心中没有任何思考对象，本质问题已经揣摩清楚，只要做好行动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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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明法自清，成就在于行”。内观（1阶段）呈现了“有”之境，创新者心中有了一个思考对象，专

注于这一个对象进行思考，内心很纯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启发（2阶段）呈现了“玄”
之境，是创新者在进行跨界融通（跨专业、跨学科、跨知行），以求获得触类旁通的启发，希求得

到“道通为一”的求解答案。洞见（3阶段）呈现了“玄”之境，是创新者得到了以通驭专的洞见，豁

然开朗，把它举一反三地运用到不同领域中，达到化简为繁、知行合一的境界，如图4所示。

在对中国航天创新团队和再制造团队的研究中（王馨和李平，2017；施明，2017），王馨和李

平已经发现了六阶段悟性创新模型，包括卡壳—归零—内观—启发—洞见—落地。伊隆•马斯

克的案例使人们对六阶段模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卡壳不是悟性创新的必然阶段，当悟性思

维成为一种习惯，即使没有卡壳的状况出现，面临问题求解时，创新者也会不自觉地运用悟性

思维。落地阶段是将所获得的洞见转化为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求解方案，得到实践的检验，达

成“理证悟之喻”的效果，或者举一反三地运用到不同领域中，达到化简为繁、知行合一的效果。

这是现代悟性与古代悟性不同之处，古代悟性有“悟了就了”的潇洒，而现代悟性要通过理论和

实践将其落地。同时，在我们所研究的高科技创新领域案例中，创新者往往是兼具悟性和理性

的“左右撇子”，悟性和理性是互补的，悟性和理性是能够融会贯通的，进一步证实了中西会通

融合的必然性。

四、  结语：悟性思维的智慧与新生机

悟性是企业家认知的至高境界，悟性思维是产生创造性认知的源泉。悟性思维是一种整体

思考，整体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不是寻求一个向度的发展，而是生命在所有的向度自然地流淌。

企业家作为“有机整体人”，他在创新创业中的战略思维与悟性思维更直接相关，只有悟性才能

整合感性和理性，使企业家获得商业万象的综合战略图景（a whole picture），化繁为简地谋求

竞争策略。

0

1

2

3

+

 
图 4    马斯克创新隐喻—悟性思维整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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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视角来看，悟性是整合了直觉和分析的高级认知（Wang和Peter，2017），这种思维具

有一定的普遍性，虽然东方创新者的悟性表现较为明显，但在西方创新者的思维特征中有所体

现。从实践视角来看，我们可以大胆推断悟性思维对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任正

非的“让听到炮声的人呼唤炮火”（任正非，2009）和张瑞敏的“人单合一”（张瑞敏，2012），与知

行合一的洞见整合相关；马云对于电子商务的深刻影响，与他研习太极拳获得的阴阳互动的取

象比类思维有关（马云，2016）；马化腾快速地对新事物做出穿透性判断的能力，与直觉洞察密

切相关（吴晓波，2016）。史玉柱指出，未来创业者的最重要素质，除了勤奋、能吃苦，还要有悟

性，只有有悟性的人才能作为一家创业公司的合格领导者（史玉柱，2012）。此外，稻盛和夫见人

之所未见的“敏锐观察力”（稻盛和夫，2012）、拉姆•查兰迅速简化并确定核心问题的能力（博西

迪和查兰，2005）以及乔布斯的带着禅意的简洁之美（Melby，2012），莫不与悟性思维相关。本

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悟性思维并非东方人所独有，西方的理性思维无法独立支撑伊隆•马斯克

的创新之旅。今后我们还将以案例和大样本方法研究本土创新者的案例，包括商业和科技领

域，以获得更夯实和精准的实证数据支持，以此构建东西融合之悟性思维理论框架。

基于象思维的隐喻和取象类比是悟性思维的核心机制。在“悟性”思维中，经由“明喻”实现

的直觉想象力是弱式的“悟性”，经由“暗喻”或“隐喻”实现的直觉想象力是强式的“悟性”（李平

和曹仰峰，2014）。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对而立，逻辑分析是利用非此即彼二元逻辑实现从概念

衍生出概念的理论演绎认知系统（Evans，2008；Wertheimer，1945），隐喻和取象比类则是同时

利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实现从意象到概念的悟性演化，关键是发现不同领域之间的深层联

系和共同属性。本研究发现，创新者在对问题整体进行内观的基础上，往往需要借助隐喻和取

象比类的象思维，而不是逻辑推理，才能将所有的碎片化的知见和判断加以整合，在所“见”的
基础上达成所“知”。

中国人对于悟性思维的认识曾走过一段弯路。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对科学理性的追逐

一度使得悟性思维受到抑制。王树人和杨义等学者则从哲学高度对悟性研究予以肯定。王树人

指出，原创需要求知、求理，但关键是求悟，要回归悟性这一具有中国本土文化自觉、又因遮蔽

而缺失的“原创之思”；他认为，在概念思维已经成为多数人的思维常态之时，需要找寻一定的

转换和合理的平衡机制，消除概念思维对于象思维的压抑（王树人，2012，2015）。杨义认为，讲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不讲悟性或感悟的现代形式，就没有讲到要紧处；悟性是中国传统思维方

式所具有的优势，也是沟通中西学术的重要思维方式，东方的感悟性和西方的分析性，在人类

思想史上双峰并峙，可以相提并论、互释互补（杨义，2008）。目前，管理学者对悟性的研究仍是

凤毛麟角，有待于后来者同舟共济，一同推动这项本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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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based Thinking Integrating the East with the West: The
Analysis of Elon Musk’s Four Metaphors

Wang Xin1,  Li Peter Ping2

（1. Center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2. Business School, Nottingham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Summary: “Wu”-based cognition is the root of creative thinking,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strategic
thinking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Only “Wu”-based cognition, which helps generate insights
by integrating rationality with experience, can enable entrepreneurs and innovators to see the holistic
and dynamic picture of business reality. Based on the inherent link between metaphor and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pproach of “Wu”-based cognition, we focus on the unique
case of Elon Musk so as to develop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Wu”-based cognition by blending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elements. With the secondary data from the video interviews and public speeches of
Elon Musk, we have identified four metaphors pertaining to his cognitive style, including “che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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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s and staring into the abyss”, “knowledge as a semantic tree”, “cross-specialization connection”, and
“first principle”. Further, we have matched these four metaphors with the four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Wu”-based cognition, i.e., “letting go”, “mindful observation”, “generative metaphor” and “creative
insights”. The main finding is that metaphor is the most effective cognitive approach for “Wu”-based
cognition. In order to integrate highly fragmented senses and judgments, innovators rely on not only
logical deduction and experiential induction, but also metaphor-led way of thinking, which is based on
rich imaginations toward “wisdom” （as a balance between knowing and doubting） by looking inward
with subconscious mindfulness and conscious mindlessness（e.g., often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to
facilitate the insight into the essence of issues through the previously unnoticed subtle links, and also
foresee and create future opportunities as possibilities or potentialities. Specifically, first of all, being
confronted with the high failure rate in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Elon Musk has a strong will power.
He believes that innovation is “chewing the glass, while staring into the abyss”. After each failure, he
can always let the past go and restart with a beginner’s mind so as to continue the challenging mission
he commits as critical to the future of mankind. Second, Elon Musk loves reading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he is up against, but he has a broad interest and constantly learn about
diverse domains of knowledge. He gradually deepens his understanding via the construc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various  bodies  of  knowledge across  different  domains,  and
generates a dynamic tree of diverse meanings in a whole picture, which helps him to cultivate the
capability of strategic situational awareness and the keen sensitivity about current and future events.
Third,  being  confronted  with  the  complex  business  and  technological  situations,  even  as  a  non-
professional layman in certain fields, he does not blindly exploit the easy pattern of imitation, but
explores the creative solution through a rapid and practical learning. With a broad technological vision
and rich imagination, he develops the capability of cross-domain mapping, interactive integration and
cross-specialization across different professional boundaries in a flexible and practical manner. This
leads to  his  endless  streams of  inspirations toward radical  innovations.  This  process  matches the
cognitive model of “Wu”-based thinking. Finally, in pursuit of probing the problem of business world,
Elon Musk takes advantage of his knowledge base as an specialist-generalist hybrid who would rather
master one underlying or higher-order principle above and beyond the diverse lower-order principles by
mediating between different parties, gaining specialty through a broad horizon, and breaking down a
complex whole into simplified （thus manageable）  parts. He captures previously unknown delicate
interconnections to obtain insights as a broad guidance for creative alternatives, i.e., the so-called “first
principle”. The “first principle” that he repeatedly mentions is one of his core insights manifested in
“simple rule”. At the same time, he is also good at crossing the “knowledge world” and the “action
world”  by  applying  the  simple  rules  to  different  domains  as  an  essence  of  the  reality.  The  key
implications of the four metap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u”-based thinking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Wu-based innovation;  integral framework;  metaphorical cognition;  technological
entrepren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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